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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雅学者谦德君子

王贵忱

顺德朱杰勤先生去世已经二十载了，作为暨南大学的一代学术名师，近期，暨大将有

纪念之举，并组织力量吸汲搜集、整理先生的著述，编为多卷本的《朱杰勤文集))，在纪念

活动期间正式发行。主其事者是朱先生的高足弟子纪宗安教授。因我与先生相识有年，

谊兼师友，故纪教授枉驾敝庐，谆谆嘱序于我。我虽然年衰病积，亦不能不勉而从命，追

忆一二往事，略寄高山景行之怀。

20 世纪 60 年代初，我因为搜求不同版本的龚定盒文集，与朱先生邂逅于文德路古

书店，不想一谈订交，倦倦如故旧相遇。此后，我们以龚定盒的道德文章为主要话题，或

交流资料，或信函往还，彼此以学术相涵泳。朱先生长我近二十年，降屈齿德，时相过从，

使我在理趣积渐中得到很多愉悦，在那个学术环境一片萧索的年月里，这是一份非常难

得的享受，现在想起来，犹觉难以忘怀。朱先生以中外关系史和华侨史名世，著作宏富，

允称宗师;同时又长于美术史和诗文鉴赏，还是国内龚定盒研究的先行者。早在 1940 年

就有《龚定盒研究》一书，后来又有《龚定盒年谱》等。相比于朱先生来，我于"龚学"起步

甚晚，知识有限，承蒙先生厚情高谊，对我不但多有鼓励，而且还曾提议将我们已发和未

发的文章汇集起来，编成一部《龚定盒研究资料))，用使学者，亦有助于"龚学"的推动。我

们约定，为方便资料的集中和校刊，次年之春，朱先生将暂时移榻寒舍，以企克期竣事。

为此，我做了一些准备，深切祈盼着搏酒论文的人生之乐。可惜的是，春节后不久先生竟

一病不起，((资料》之约遂成吾二人永远无法实现的心愿。先生在给我的信中还曾提到，

晚年曾撰有长篇论文《龚自珍师友记))，但此文未见发表，近闻《文集》中也未收录，似于稿

去向不明，令人怅然。

朱先生是当代博雅宏瞻的学术大家。平生博览群籍，于书无所不读，又能学兼中西，

融通文史，故视野宏远，眼光敏锐，往往于人所不经意处有独到见地，时多创见。先生早

岁身逢世变，转徙颠簸，学业多艰，心宇沉沉，常怀忧国忧民之慨，寻求经世致用的学术路

径。所以对近代以来的外交关系、边疆纠葛、华侨问题尤多用心。晚岁幸逢世道安定，百



废俱兴，在改革开放大潮的推动下，先生虽然为足疾所困扰 "行百余步就双腿沉痛，

稍息才能继续前行，甚以为苦"但他博观约取，厚积薄发，继续在中外关系史和华侨史的

研究上鼓勇而进，探颐索隐，钩深致远，为暨南大学树植学科特色和优势奠定了基础，做

出了世所共誉的贡献。更可喜者，他还带出了一批博士生，如今多数已是卓有建树的学

科带头人，在国内外享有"朱门弟子"的佳声。

先生的文集即将问世，我感到非常高兴，不独为先生高兴，也为岭南学术高兴，为整

个中国的学术高兴。朱先生以卓牵的学术成就受人敬重，但我以为更重要的，他是一位

坚守学者道德立场的学者，一生诚恳待人，努力奖掖后进，与人交往，始终保持谦谦君子

的风度，谈古讲今，知人论世，平平然若清风徐来，水波不兴，的确让人有"博我以文，约我

以礼，欲罢不能"的感受。《易》云"谦亨，君子有终。"朱先生正是以谦德呜世的君子，故

能得其终也。

悠悠我思，不尽欲言。谨为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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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公风范长存

蔡鸿生

朱杰勤先生的学术生涯，穿越 20 世纪的风风雨雨，与时俱进，终于从早慧走向辉煌。

30 年代初，正当弱冠之年，他在学术上已崭露头角，被前辈视为后起之秀。 50 年代中期，

我有幸在中山大学初沾教泽，他风华正茂，可亲可敬，在后辈心目中，成为德学双馨的"朱

公"，享誉康乐园。

朱先生长我二十岁，既是师长，又属父辈，堪称不折不扣的"师父"。我虽然昕过朱先

生的课，读过朱先生的书，但不足以论朱先生之学。力所能及的，只是整合追忆的碎片，

连缀成文，浮浅地再现"朱公"具有平民本色的风范，为《朱杰勤文集》传世点燃崇敬的

香烛。

朱杰勤是土生土长的岭南人，故乡顺德，一片沃土，既是鱼米之乡，又是文化之乡。

晚清以降，这里人才辈出，推动过珠三角的社会转型和知识转型。记得 70 年代末，有一

次与朱先生茶余闲谈，涉及近代岭南的学人学事。我一知半解地说"顺德真了不起，前

有梁廷胡、李文田，后有岑仲勉和您朱公，足以构成一个顺德学派。"朱先生对开宗立派毫

不热衷，只是谈谈地回应"你是外地人，也许可以这样看。我是顺德人，怎么派得起来

呢! "言学而不言派，其实就是学界中的正派。

敢于开拓，敢于创新，是朱先生的学术风格的鲜明特色。 30 年代初，陈寅恪先生在

《吾国学术之现状及清华之职责》一文中慨叹过"本国艺术史学若侠其发展，犹遍不可

期。"当年刚刚跨入历史学门槛的朱先生，知难而进，独立闯关，经历几年的奋力潜研，便

写成《秦汉美术史))， 1936 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时年仅 23 岁。翌年，即应中山大学之

聘，主讲中国艺术史课程。朱先生的少作及其艺术史的教学实践，似乎已被他在华侨史、

东南亚史和中外关系史的成就所掩，渐渐从后人的记忆中淡化了。其实，他那种虎虎有

生气的求索精神，是难能可贵的，是应当继承和发扬的。

"近来时世轻前辈"(刘禹锡句)和"我生爱前辈"(龚自珍句) ，七言加五言，概括了学

术传承中两种对立的态度。朱先生"爱前辈"是一贯的，虔诚的，身体力行的。 1946 年，



著名学者冯承钧死于肾脏炎，身后萧条，遗孤待养。朱先生于闻耗之后，即撰写了情文并

茂的《纪念冯承钧先生))，并附长达千言的悼诗，内云"我与君无一面缘，一在岭南一朔

北，造诣悬殊所学同，每读君书心莫逆。"朱公悼冯，堪称佳话。我在这里旧事重提，意在

表明:敬畏感并非自卑感，对"传灯"是有利无害的。是耶非耶，让年轻人自行识别吧。

朱先生文如其人，人如其名，是一位又"杰"又"勤"的长者。他学兼文史，能诗能文，

能著能译。对传统的"国学"和西洋的"汉学"都有湛深造诣。古籍洋书，并列案头，于不

释卷，每当涉及中西互证，便能左右逢源。抗战期间，曾有诗云"汉学方家戴宏达，郑和

知己伯希和。战时朴学殊荒落，珍籍流传海外多。"既如数家珍，又深致感慨。他惯于坐

冷板凳，耐得住烦，曾将德国汉学家夏德的名著《中国与罗马东部》用文言文和语体文各

译一遍，反复推敲，兰易其稿，并冠上古典化的书名:<<大秦国全录》。这种于无味中求真

昧的硬功夫，一般人是不愿为也不能为的。

"读书先识字"，是中国读书人的基本功。韩愈首倡于前，顾炎武重申于后。陈寅恪

先生曾戏称:"<<说文解字》就是咬文嚼字。"不咬不嚼，因囹吞枣，意味着"小学"之功的缺

失。朱先生讲华侨史，就是从"侨"字的本义和衍义开始。谈海外交通史，也分析过"舶"

字在古代字书中的演变。这是完全必要的，字掘与史源并重，不可偏废。一字之差，有时

会误了大事。记得 70 年代末，恢复研究生培养制度，当时朱先生在中山大学兼任导师，

收到外省一位报考者的来函，信尾落款的"呈"字写成了"逞"字，他火眼金睛，完全排除

"笔误"的可能性，斩钉截铁地对我说"一叶知秋，露出了底，这样的文化程度是不能招收

的。"这段令人咋舌的朱公"掌故"，似乎至今还有现实意义。

纪念朱先生，学习朱先生，朱公风范长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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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恩深重心铭长存

丘进纪宗安袁丁张应龙

每一年的 5 月 9 日，在我们心中都是一个思绪萦绕的日子，因为那是我们的恩师、我

国著名的中外关系史、华侨史专家朱杰勤教授的祭日。 20 年过去了，我们一直沉浸在浩

渺无际的怀念之中，寸草春晖，师恩罔报，每念及此，深为戚然。兹逢暨南大学和中国海

交史学会联合举办"国际视野下的中西交通史研究一一暨《朱杰勤文集》首发式"，先生的

文集终于得以成功编辑印行，这是我们筹谋已久而终于得以实现的愿望，是我们这些弟

子们在恩师的灵位前献上的一瓣心香。

二十年前的 4 月 30 日深夜，剧烈的心绞痛使朱老师彻夜未眠，为了不打扰医生，老

师竟一直挨到天明。从来都不愿意进医院的朱老师，这次是被救护车接走的，而这一去

就永未再返。

5 月 2 日，我们几个在校的弟子得知老师入院，赶快去医院探望。还没进入病房，就

被主治医生挡住，医生叮嘱:朱老师患心梗，病情危重，不要多和他讲话，不能多逗留。而

我们在病房门口一露面，正在输液的朱老师就高兴地招呼我们过去，一脸轻松地说"我

还有好多事情要做，这里太吵。我过两天就回去了，你们再不要来了，叫别的同学也别

来。"我们诺诺，不敢久留，心里默默祝愿老师早日康复出院。然而，没想到这竟是永诀。

5 月 9 日中午一时许，忽然传来老师病势转危的消息，我们从各自的宿舍向医院奔

去。到了病房，眼前的情景让我们顿时为之愕然!只见医生护士们急匆匆地来往于病床

间，隔着玻璃看见手持器械的医生正在为老师做心脏电击，每击一下，仪器上随之出现短

暂的微波，接着就是一条直线……恩师的女儿不忍看下去，泣声叫停了抢救。一张白布

单盖住了恩师，他老人家就此撒手人寰，飘飘然离我们而去。老师走得如此突然，以至于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们心意迷茫，总不能相信这是真的。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为适应改革开放形势下的学术繁荣，也出于"为往圣继绝

学"的传统，朱老师以七旬高龄，积极倡导和创立了一门综合性的历史学学科 中外关

系史，并且在工作繁忙又体衰多病的情况下，毅然挑起培养博士研究生的重担。从 1985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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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起，老师分两批招收了 7 名博士生，开创暨南大学培养博士研究生的基业。对暨大而

言，博士生的培养是前所未有的事，又是在校学生的最高层次，无论教学和管理都缺乏经

验，都需要认真探索，以利教学相长。朱老师不但是治学严谨、声望卓著的学界前辈，而

且还是一个一向严于律己的老党员，一言一行，莫不高峻周正，令人肃然起敬。但他的内

心世界非常宽厚，待人接物非常谦和，正所谓"望之俨然，即之也温，听其言也厉"。他的

言谈举止让我们感受到了名副其实的大家风范。

朱老师对所有学生莫不倾尽腹苟，悉心传道授业，使学生们常有曲径通幽、春风化雨

之感。他非常注重品德教育，注重专业信心的树植，让大家无舍寸阴，潜心研读，奋力精

进。记得在入学后的第一堂课上，朱老师从自己新旧时代的经历对比谈起，教导我们要

热爱祖国，热爱人民，一定要树立远大的抱负和志向，脚踏实地，刻苦攻读，懂得"学而后

知不足"的道理。他曾不止一次地对我们说"读书不是苦事嘛，当你学有收益时，就会感

到其乐无穷。"

朱老师非常重视基本功的训练。首先强调要学好外语，这是从事中外关系史研究必

不可少的一步功夫，外语过不了关，就谈不上高水平的研究。老师多次在课堂上将自己

多年来的学习心得和方法归纳为若干条，一一讲给我们;还将如何解决问题的各种学术

方法演示给我们，条分缕析，深入浅出，让我们大受教益。朱老师是淹贯宏通的学者，一

生治学，力主博通广识而由博返约，他认为没有渊博的知识贮备，就难有专精的成就。故

一定对相关学科多所涉猎，努力提高自身的综合修养，只有如此，才能多角度、全层位地

看待问题、发现问题，达到左右逢源、触类旁通的学术境界。他时常以清初学者顾、黄、

王、阎等为例证，讲这些学者的治学风格和王国维所谓"国初之学大"的精义，讲到高兴

时，总会大段引诵他们的诗文，显露出老人家博闻强记的深厚功力。

朱老师自幼家境并不富裕，但他聪颖好学，青少年时打下深厚的国学根底，并且精通

英文。 1933 年夏，以自学成才的"学历"被中山大学破格录取为史学研究生。此后，他倘

祥在广阔的史学领域里，勤奋学习，亦勤于笔耕砚耘，陆续发表了大量学术论文，先后出

版数十部专著。研究领域涉及古今中外的许多方面，受到学界高度评价，终成一代史学

名家。

朱老师非常重视学术实践的意义，主张在科研实践中提高学力，逐步养成集腋成袭

和发微阐幽的治学本领。在追随朱老师问学的三年间，老师不但毫克保留地将自己的学

识一点一滴传授给我们，还尽量为我们提供科研实践的机会，让我们参加他主编的《中外

关系史丛书》和《中外关系史辞典》的撰写工作;并从有限的教学经费中抽出一部分，编辑

出版了一期《中外关系史研究集刊))，以使大家为撰写学位论文做些前期准备。

撰写学位论文遇到的第一个问题是选题，朱老师主张选题宜早不宜迟，早定题早做

资料准备，一是可以从容撰稿，二是选题不当可来得及调整。入学不久，他就提醒大家，

一定要广泛注意本学科领域的前沿动态，及国内外的研究信息，并要大家互相交流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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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成"兼善"和"济人"的学术心态。还要求大家要密切关注现实，力争达到古为今用和有

益于学科建设，有益于填补空白。经过第一学年的反复斟酌，选题基本确定，老师便放手

让我们带着问题去看书去思考，提出题目设想，再与老师交谈，由老师审定，最后组织集

体开题，确定论文题目。

三年中，每周一次的课堂授业和学术沙龙，都是安排在老师家里进行的，每逢上课

前，老师总要提前备水湖茶，做好各项准备，就连讲课用的小黑板也要自己抢着拿进拿

出，擦拭得干干净净。以老师的年事之高和学术声望之隆，许多事都可以由助于和学生

代劳，学问上也不必过于细致，然而朱老师不但事必躬亲，而且总是要做到尽善尽美，然

后才能心安理得。

我们同窗的七篇论文，时间上从远古到近代;地域上从非洲、西域到朝鲜、日本;内容

则从历史人物、华侨华人到文化、国策研究等。面对如此广博而繁杂的论文选题，朱老师

与他所倚重的卢苇教授一起，经常研究工作，协调分工和进度，对每个博士生的资料搜

集、观点形成、章节厘定、文章撰写等，莫不给予细心指导。他不断拿出自己珍藏的书籍

给我们使用，在大家外出查阅资料时，又写信给各地的学界友人，使我们能广识博闻，得

到多方面的帮助。七篇论文的初稿都如期提交了，但朱老师却在此时染上眼疾，视力减

退，看稿非常吃力。他却全然不顾忌这些，竟兴致勃勃地不分昼夜，一篇篇仔细审阅。他

审读很严很细，将论文中的缺漏、错误、疑点一一指出，甚至连错别字、病句、标点也不放

过。同时他还亲自动笔改动，他的许多精辟见解和珍贵史料融入各篇论文之中，如同画

龙点睛，提高了论文质量。七篇论文逾百万言，这需要倾注多少时间和精力?当我们自

己也担当博导工作后，反躬自思，才真正感受到当年朱老师用力之勤，用心之细，也真正

感受到师恩浩荡，令人终生难以忘怀!

1988 年，老师培养的第一批博士、也是暨南大学创办以来的第一批博士顺利毕业。

送出七位博士，老师又招进一名在职博士。而此时他老人家已出现过几次心绞痛，加上

腿病愈来愈重，行动已经相当吃力。但他不以为意，仍然坚持每周上课，亲自为博士选择

论文题目，不断与学界的新朋旧友谈诗论文，并且还思考着新的学术计划。从发病到离

开我们，只有短短的九天，当弥留之际，留给我们的最后一句话是"我还有许多事情没做

完呀!"昕之者无不为之动容。

二十年后的今天，我们手捧着五卷本的《朱杰勤文集))，以无尽的感恩之情肃立在老

师的遗像前，默默地回忆他老人家的音容笑貌，回忆老师的殷殷教诲，一切如在眼前。稍

能告慰老师的是，我们没有辜负他老人家的苦心栽培，大家都在继承和发扬老师一生为

之不懈推动的学术事业，在中外关系史和华侨华人问题的研究上吃吃不歇，努力求取学

术上的进步，以各自的成绩报答师恩于万一。

二0-0年十一月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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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忆朱杰勤先生执教，观中外关系史学科建设

丘进

此次来穗参加朱杰勤先生文集发行仪式及学术研讨会，对我十分重要，因为通过与

各位师长、学友相聚，互相交流，回顾先生的学术成就和为人风范，得以清理自己的心路

历程，发现此生各方面的差距，重树目标，藉以回报先生多年的殷殷教诲。

我自 1982 年起，师从朱杰勤先生 8 年，从先生宏观大略的指导，到日常生活的关心，

直接地、全方位地感受了学术大师的风范，这样的大师风范深刻地影响了我的一生。为

了此次会议，几天来我一直努力使自己回到朱先生的身边，在平实的追忆中，也力图对

"国际视野下的中西交通史研究"这一主题做些思考，产生了个人的一点想法。表述出

来，一是与大家分享先生的音容，二是就中外关系史学科建设中的相关问题做些反思。

首先是学术研究离不开兴趣和机遇。

从朱杰勤先生入门史学的过程来看，当时一位意气风发、聪明机灵，但没有受过完整

中学教育的青年，能够进入史学研究的殿堂，几乎是偶然的，甚至是随缘的。他青少年时

代接受了多方面的传统文化教育，虽非在正规中学学习，但打下了很好的国学基础。据

他所说，当年是出于生计，向往中山大学每月 80 大洋的津贴而报考研究生，提交了一份

洋洋 8 万字的《中国史学研究))，获得校方特准报名。入学考试，他并未就《史汉优劣论》

这一题目做太多的常规性铺陈，而是发挥他的史学功底，用一手漂亮的骄文，表达了他的

思想和学识，深获朱希祖先生的赏识，中山大学予以破格录取。

这使我想到，如果当时的中大研究生录取采取当今的办法一一当然可能更为严谨，

招收到一些传统的学生 那将会失去一位在中国史学上占有重要地位的大师。所以，

在研究生(尤其是博士生)的招收方面，当年中山大学的做法，实在有着成功的经验可供

我们借鉴。我们当然要遵循有关的招生规章制度，但也不能不考虑在特殊机遇下选拔特

殊人才的重要性。

其次，对于研究生的学习来说，导师既要课堂教学的耳提面命，更要有学术思想的高

屋建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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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文史学科研究生的培养，特别应该注意传授经典的学术信息，直接或间接地向

学生引荐大师和名家，让学生尽量地接触、吸纳大师们的学术成就，传承他们的治学方

法。在这方面，老一辈学者的教学方式值得我们认真仿效。

我们看看前两辈朱先生的做法。朱希祖先生学识渊博，尤擅南明史研究，但他并未

要求作为弟子的杰勤跟他一起治南明史，而是要杰勤先生循序阅读《史记》、《汉书》、《后

汉书》、《三国志》等经典史籍，以自学为主，在学习、研究中观察学生之所长，导师的研究

变成了学生的学术背景，给学生提供了更为宽阔的学术天地。杰勤先生经常引借龚定庵

诗云"从来才大人，面目不专一。"大概他也是按照这个思路去学习、研究，并教育自己后

辈的。

我是朱杰勤先生招收的第一个硕士研究生， 1982 年入学。第一次上课，是在先生家

中。先生在最初的几次上课中，介绍了他的学术生涯，给我指点了学习的方法。我以前

习惯于老师在堂上口若悬河地宣讲，突然变成在导师家中座谈式的上课，感到十分新鲜。

其实，在他那轻松平实的聊天中，包含了大量的知识信息，例如:他说到朱希祖先生从日

本早稻田大学毕业回国后，曾和沈雁冰、郑振锋、叶圣陶等共同发起文学社，提出许多文

字改革、音韵改革的方案，对中国文字和拼音的改革起到直接的推动作用。朱希祖主持

北大史学系时，把课程分为六大系: (1)史学基本课程 ;(2)史学辅助课程; (3)史学史及史

学原理川的中外通史及断代史 ;(5)专门史; (6)第一、第二外国语。后来我想，朱杰勤先

生精湛的语言功底、对外语的高度重视、对外国史的深入研究、对史学史的理论的建树，

以及他教授学生的方法，在很大程度上继承了朱希祖先生的衣钵和习性。

希祖先生是浙江海盐人，杰勤先生说希祖先生上课时地方口音很重，听起来颇为吃

力。这一点也似乎无意地被杰勤先生继承了下来，杰勤先生是顺德人，顺德口音也很重，

不过我想应该比我们的太师爷希祖先生要好得多，因为我们昕起来不是那么吃力，杰勤

先生讲话发音洪亮，语速较慢，吐字清晰，我从他那儿学到了不少正宗的广东话 o 这也证

明导师对学生的影响是方方面面的。

朱先生的讲课中，不时地回忆当年他和许多著名史学家、教育家、科学家的交往情

况，如蔚伯赞、范文澜、吴症、熊庆来等。他经常谈及在重庆南洋研究所和姚楠先生的共

事，十分亲切，给我的印象极深，以至后来我和姚楠先生经常联系，受益匪浅。后来还与

姚楠先生合作写了一部书一一《七海扬帆》。

朱先生还告诉我，他每次去北京开会，季羡林先生都要去看他，请到家中吃饭，分子

时季先生一定会送得很远。 1996 年，季先生到暨大参加一个活动，我也在场，和季先生

谈到此事，季先生说他和朱先生交往甚密，十分敬佩朱先生的学问。

我感到，朱先生平常与学生的谈话，实际上是一种更高层面的教育，他的一言一语，

不经意中提到的某位学者、某个著作、某个事件，都包含着有价值的信息，或者说，从他口

中说出来，比学生从其他地方看到、听到，不但更亲切，而且分量重，对学生的影响自然也



深得多。

第三，导师带学生，要注意发挥学生的个性。

前辈两位朱先生的教学似乎也是一脉相承的。朱希祖不曾把杰勤当做助于来从事

什么科研课题或参与写书，而是根据学生的特点，让杰勤先生重点研修秦汉史，走出自己

的学术路子。杰勤先生研读秦汉史独辟蹊径，写出《秦汉美术史)).商务印书馆的王云五

先生慧眼识货，立即出版，为中国美术史奠下一块重要基石。此后，杰勤先生一发不可遏

止，在涉及史学、文学的许多方面发表了大量开拓性的著述，却少有南明史的内容。朱杰

勤先生对他招收的几个研究生，也十分注意发挥每个学生的特点，而不是用自己的框架

去约束学生。他在带我们的期间，也在撰写许多重要的著作，例如整编《中外关系史论文

集》、修订《亚洲各国史)).撰写《中国和伊朗关系史稿》、《中外关系史译丛》、《英诗采译》

等，还撰写许多文章，但他从来没有要学生帮他做过任何收集资料、制作卡片、抄写文稿

之类的杂事。他自己勤奋工作，笔耕不辍，本身就是一种无声而有力的教育，我们除了像

老师那样去对待学问，没有别的选择，更不能偷懒、取巧。

朱先生对学生的学术研究主张厚积薄发。我在读研的后期，也尝试着写学术论文，

初稿拿给朱先生审阅，他一般只是看个大意，或许会指出几个小毛病，绝不会大砍大杀，

痛批一通。记得我写过一篇有关汉代西域陆路交通的长文，发表在《新疆社会科学》上，

朱先生看了很高兴，鼓励我说:你在广州从事西域历史研究，写出的文章能够在新疆最权

威的刊物发表，很不简单。

从朱先生教学的风格来看，导师带研究生，尤其是人文社会学科的研究生y更重要的

是打好基础，授以传统，晓以理念，传以经验，从导师的治学过程和学术思想中渐渐吸取

精髓，找到方向，学习方法，开拓思路，而不是过多、过早地限制他们，更不能把他们当成

自己的帮手，让他们从事与其后的研究关系不大的事情。

此外，朱先生还经常将他做学问的方法介绍给我们。有一次，他说想搞一个专题项

目的研究，这需要在浩瀚古籍中搜寻特定的资料，那时没有电脑，都要靠坐在图书馆查找

资料、登录卡片，那样的工程量就太大了。他说有个诀窍，会使这项工作变得很容易，可

惜后来没有来得及实施，那个诀窍是什么，我一直没有学到。

朱先生的文字功底极好，他写的文章，一看就知道出自他手。他告诉我们，中文写作

要注意精炼，一般来说，每句话不要超过 9 个字。这对于我们来说，实在是太难了，但我

一直记得他的这个教导，自己写文章时，尽量做到简洁。

朱先生不主张死记硬背。有一次，他说到历史系一位年轻老师在做学术报告时，几

乎大段大段地背诵文章资料，他感到吃惊，认为这不是做学问的好办法。

每个周二下午，我们几个研究生到先生家去上课，那一天也是我们精神最为愉悦的

时刻，因为每次我们都有收获，有长进。

第四，导师应该重视在实践中培养学生，把学生推到学术的第一线，接受锻炼。

10 

《
暨
南
史
学
》
第
七
辑



细微之处呈风范 11 

朱先生在教学中经常提到中山大学的几位专家，如梁方仲、岑仲勉等老一辈名师，把

他们的著作推介给我们。他还经常请来蔡鸿生、姜伯勤等教授，指导我们研究，并安排暨

大历史系的唐森、卢苇、梁作槽、徐善福等教授参与研究生的培养。

1983 年春，朱先生带我们列席泉州会议，我们认识了庄为矶、韩振华、罗荣渠、田汝

康、虞愚等先生，北大的陈炎、陈玉龙教授还专门给我们做过讲座。 1983 年，中国社科院

在新疆召开中亚史学会，朱先生是主持人，他把我带去参加会议。当时研究生的经费有

限，但朱先生破例让我跟他乘坐飞机前往新疆。这次会议使我第一次进入中西交通史学

研究崭新的学术殿堂，我认识了马雍、章黑、陈高华、梁从诫等著名专家，还有刘迎胜、黄

靖、马晓鹤、于化民等大师们的高足，使我终身受益。后来，几乎每年这样的会议，朱先生

都会带研究生参加。之后，我们随朱先生参加了 1985 年长岛会议，以及南京会议等，认

识了陈碧笙、贾兰坡等大师，获得了极佳的学习、锻炼机会。

朱先生与全国各地的专家、学者保持着密切联系，其中不仅有名家、教授，也有许多

刚入门的青年学生。只要给他去信，他都亲笔回复，如果登门请教，他都热情接待。当时

暨大历史系助教何思兵，希望昕朱先生的课，朱先生不但允许，而且每每对他悉心指点，

不断提携。这几位非在编的研究生，后来都成为海内外知名的专家。

朱先生还组织我们几个研究生自己编写学术刊物，拿出科研经费，出版了一本《中外

关系史论文集>>，这对我们后来从事科学研究是一次极好的锻炼。

第五，作为学科带头人，要站在整个学科的高度上从事研究工作，要更多地关注学科

长远发展的大问题。

朱先生是中国中外关系史学会的会长，在某种程度上，他是这个学科发展的总指挥，

在他眼中，学科建设没有校际的隔阂，也没有省市、区域的界限，甚至不应有国家的限制。

对于中西交通史、中外关系史的学科建设，他不仅从宏观上提出规划和前瞻，而且往往有

比较具体的方案，利用一切机会，大力推动学术发展。对整个学科建设中的重要事情，他

都亲自过问，详细部署。在他的文集中，我们可以看到他与各地学者的许多通信，十分宏

观、大气，几乎每一篇都标志着学科发展的一个重要阶段。

朱先生对于学科发展往往有自己独特的看法。比如，他不太赞成对某一类人群做过

多的专门研究。当时学术界有些人十分热衷搞"客家学"，他觉得客家可以研究，但搞成

一门专门的学科则必要性不大。朱先生是国内华侨史研究的发起人，并亲任暨大华侨所

所长，为这个学科的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但他后来对华侨史研究的前景有更深的考

虑，他认为如果只就华侨论华侨，就会太狭窄，研究就会受限。这是值得我们在今后相关

研究中思考的。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